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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饥饿人口为何如此之多？ 

1 

能有机会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此次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我深感荣

幸。我要特别感谢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的盛情邀请。  

世界饥饿人口数量难以准确估计。事实上，进行估计的方式各不相同，甚至

定义饥饿和食物不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然而，显而易见，无论我们怎样估计现

代世界饥饿发生率，最终得出的一定是非常庞大的数字，除非我们选择忽略有关

该问题能够获得的大量指示信息，或者选用某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饥饿定义。如果

不去探究饥饿原因，而是等待商定的地球饥饿人口确切估计数，那将是愚蠢的，

也是悲哀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的，任何主体都只能期待“客体所允许达

http://scholar.harvard.ed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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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清晰度；因为，不能期待所有讨论达到同样的准确度，至少不能高于对所有

手工制品所能达到准确度的期待。” i
 

从“饥饿项目”的估计值入手，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饥饿项目”估计

全球可被确切称为食物被剥夺和饥饿的人口高达 8.7 亿。同样地，具体数字无需

特别准确，但看起来庞大比重的人口（全球至少十分之一人口）生活在饥饿和食

物不足状况中的事实不得不令人深切担忧。还应注意到，同样的数据来源估计，

地球上 60%的饥饿人口为女性，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每六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临床

出生体重不足且情况堪忧。  

饥饿问题的方方面面及其深远和多样化影响，仍有许多有待探讨，但或许首

先要问：世界饥饿人口为何如此之多？与过去相比，从收入和财富平均值及总量

来看，当今世界已经极其富裕了。确实，地球上大量人口今天所享受的生活是祖

先们甚至难以想象的。为何全球如此富裕却未能解决饥饿和食物不足问题？这个

问题需要答案，而答案取决于我们对饥饿起因持何种观点或何种理论。  

约四十年前，我尝试用我称之为“食品权利”的概念来解释饥荒，我认为用这

一概念解释历次饥荒的前兆和基础经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人们自然要问，同样的

一般性权利，特别是食品权利的概念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个较为富裕世界持续存在经

常性、大范围饥饿（相对于偶发饥荒）的问题。基于前期工作，可明显发现关注权利

失效有助于解释一般性饥饿，特别是挨饿问题。本演讲试图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探讨。 

然而，为了充分披露，特别是值此粮农组织演讲之际，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一

个事实，1981 年，我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出版后不久，我被引

见给时任粮农组织总干事， ii总干事对我说，我的书绝对是他所读过的最糟糕的粮

食和饥荒著作。他的评价的确令我有些泄气。但我也应该说明，我书中的观点对

仅根据人均食品占有量数据对饥饿发生率和饥荒爆发可能性加以估计的做法持十

分批判的态度，而这是粮农组织当时采用的标准方法。我猜想，如果当时粮农组

织认为我的观点正合心意，我可能也会感到泄气。我对自己说，“瞧，关于这一

主题已经有那么多著作了，能成为史上最糟糕的一本，也是十分荣幸的。”因此，

我要特别感谢现任总干事给我第二次来到粮农组织的机会。  

那么，我首先简单谈谈食品权利，它与人均食品占有量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关

系（如果两者确实相互联系）。我还要谈谈这一切怎样有助于解释世界大规模饥

饿持续蔓延的问题，以及同样重要的，适当合理诊断之后应采用何种补救措施。  

2 

食品权利的基本观点极其简单易懂。由于食品和其他商品并非免费分配给人

们，人们的一般性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能力取决于其各自拥有的商品和服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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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关键变量是个人可在市场上购买的或通过在自有土地上生产而直

接获得的食品量（对粮食作物自耕农而言尤其如此）。食品存在于世界、国家或

者当地的事实本身并未使饥饿的人更容易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能够买到什么将取

决于我们的收入，进而取决于我们能够出售什么（包括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生

产的产品或者出售的劳动力，并且能够通过工资性就业成功地将劳动力加以出

售）。我们能够买到多少食品及其他必需品将取决于我们各自的就业状况，工资

及其他报酬水平以及我们用收入购买的食品及其他商品的价格。正如我在 1981 年

的书中所努力阐述的，饥饿和挨饿是由于某些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并不是由于

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没有足够的食物。 

因此，这里的关键变量是我们可以购买（或拥有）的一揽子可选商品的“权

利组合”。家庭可以从该权利组合中选择其力所能及的任何一揽子可选商品。每

揽子商品中食品的数量决定了该家庭能够吃到什么，进而决定了家庭成员是否不

得不挨饿。 

我们的权利依赖什么？在市场经济中，我们的权力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和保障等：我们各自的劳动力以及拥有的既可直接用于生产，也可在市场上出售

的土地及其他资产。我们的权力也取决于市场为我们的劳动力以及我们可以出售

的商品和服务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我们用收入计划购买的食品及其他商品的价格

和供应情况。因此，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食品，或者是否不得不挨饿取决于我们的

保障以及生产和交换条件，这些共同决定了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不能买到足够

的食物来果腹，那么就不得不挨饿。  

饥饿和挨饿主要由权利失效引起。但这并非唯一可能的原因，因为饥饿和挨

饿还可能由其他原因引起，如为宗教或政治目的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绝食决定。

然而，饥饿和挨饿通常由与权利不足相关的被动剥夺引起。  

家庭及其成员的饥饿就属于这种情况。由此，我们可以转入更宽的范畴，如

社区，或者更窄的范畴，如家庭成员。首先看社区。权利失效会使社区遭受重创，

确实一大类饥荒主要因一个或多个职业群体严重权利丧失引起，这使其掌握并消

费食品的机会遭到剥夺。这反映了集体权利失效。大范围营养不足也是类似的情

况，其严重程度可能远不及饥荒，但也反映了集体权利不足。从这个角度看，针

对从严重饥荒到持续非极端营养不足等相关饥饿现象的研究需要分析受影响社区

中家庭的权利失效及权利不足。  

我们也可以将目光从家庭转向个人。并非每位家庭成员都有收入，即在市场

经济中，从家庭以外获得收入。婴儿没有，年迈的老人可能没有，而且在许多社

会中，妇女料理家务（有时也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但不属于传统意义上“挣钱

养家的人”。家庭内部个人的状况取决于家庭内部的食品分配规则。尽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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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市场“挣钱养家的人”不得不料理家务（包括照看孩子、老人和病人）就没

法到外面工作来赚取收入，而且尽管家务劳动是从外面赚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但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习俗往往重视所谓“挣钱养家的人”，歧视从事

家务劳动使挣钱养家成为可能的人。  

因此，权利分析不应仅局限于与所有权相关的法律权利，还应涵盖社会规范

以及约定俗成的分享规则等，这可能决定谁可以享有何种“权利”。例如，性别

不平等社会的典型倾向是认为，家庭中，女性不应与男性获得同等关注，或者女

孩不应与男孩享受同等优质的食品或医疗，由此可见，有必要将权利的范围从法

律权利扩大至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因为这些标准可能使同一家庭中的某些成员

遭受更多的剥夺。我们应抵制并反对这些社会习俗以及食品和其他商品的分享规

则，但为了解释当今世界存在的饥饿和挨饿现象，我们应重视这些既定习俗的力

量，这对于研究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分配问题，了解女孩比男孩更易遭受特殊剥夺

的原因至关重要。 iii
 

3 

食品生产与食品权利有什么关系？食品生产确实是影响食品权利的重要因素

之一。饥饿和挨饿都可能受到食品产量低下的实质性影响。例如，一个农民家庭

可能因干旱或洪水导致的作物减产或绝收而挨饿。在另一个因果关系链条中，一

个工薪家庭可能因作物歉收导致的粮价大幅上涨而挨饿。再考虑另一层关系，从

事农业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如果因产量缩减而失业就可能不得不面对饥饿或挨饿。

该影响也可能源于非粮农业生产。食品和农业生产无疑是影响人们食品权利的重

要因素，且该影响可能通过若干不同渠道发挥作用。  

这一点应十分明确，特别是由于人们时常十分错误地认为食品权利是完全独

立于食品和农业生产的现象。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食品权利似乎成为饥

饿和挨饿分析的“可选”思路呢？一个与从食品生产问题角度进行分析差异较大

的思路。在思考作为饥荒和饥饿分析基本概念的两个可选要素，食品产量下降和

食品权利失效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答案不难得出。食品权利不能独立于食品生产，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两者

都不是一致或者非常接近的概念。食品生产是食品权利的影响因素之一，甚至不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确实，即使粮食产量没有丝毫下降，饥荒也可能发生，新

的饥饿也可能出现。因此，食品生产对饥饿和挨饿的影响并非仅通过对相关群体

（非个体）各自的权力产生影响而发挥作用，有时，即使食品生产没有出现任何

显著或丝毫下降，某个人或群体的食品权利也可能急剧下降。尽管食品产量是食

品权利的决定因素之一，但仅研究食品产量无法全面了解饥荒和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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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首部饥荒著作《贫困与饥荒》中，我举了若干饥荒的例子，这些饥荒的

发生没有伴随食品产量的任何实质性下降（例如 1943 年孟加拉饥荒或 1973 年埃

塞俄比亚饥荒），甚至还有在食品占有量达到峰值年份爆发饥荒的例子（例如

1974 年孟加拉国饥荒）。即使在没有出现食品生产问题时，仍然可能发生饥荒、

挨饿或普遍食物不足的事实尤其需要重视，因为公共政策和公众舆论往往完全针

对食品生产问题，这可能扭曲政策，混淆视听。混淆和误导将以人的生命和痛苦

为沉重代价。 

避免犯两种错误至关重要，即一方面不应错误地将饥饿完全归结为食品生产

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食品生产与饥饿完全无关。1981 年，我努

力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对权利的分析，我深切地意识到也确实谈及了饥饿与食品生

产的关联。但当时，人们普遍忽略了饥饿与食品生产以外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

而这些要素会影响食品权利，进而影响饥饿。  

过去，仅关注粮食产量的倾向是针对抗击饥饿、挨饿和饥荒进行清醒决策的严

重障碍。例如，应该说明饥饿和挨饿如何由失业、外来收入所依赖的特定商品销售

市场崩溃或者食品需求增加所引发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起。也应指出，马尔萨斯

人均食品占有量指标极具误导性，因此也十分危险，主要是由于较高的人均食品占

有量会让人产生虚假安全感，这会导致国家不作为，最终对本可预防的挨饿和饥荒

未加预防。确实，历史上有许多因对饥荒原因理解有误导致政策失效的例子。 

可以说，最近数十年，有大量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与 1981 年相比，现在人

们对这些问题无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事实上，现在正是时候，可以对分析的平

衡点稍作调整，必将大有裨益。当然，认为饥饿是由贫穷引起的观点是正确的，

将挨饿与缺少购买力和收入不足联系起来也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也应承认食

品生产和食品占有量作为影响食品权利的相关要素之一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有

时，确保食品供应不过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会导致食品价格剧

烈上涨，使许多穷人难以购买食品。很多时候饥饿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为平衡起见，我们要确保既不高估也不低估食品生产的重要性。不应

错误地将食品权利与食品占有量或食品生产相等同，也不应将食品生产作为影响

食品权利的唯一重要因素，此外，还应确保让食品生产的影响作为食品权利主要

决定因素之一的观点得到普遍理解。一种错误的盛行不应成为犯相反错误的理由。

我们应避免走两个极端。  

4 

这与当今世界粮食和饥饿问题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有助于更充分地认识现

代世界饥饿问题，从而找到一整套适当对策。归根结底，饥饿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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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贫穷。家庭内部资源和机会（包括食品和医疗）的分配惯例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世界饥饿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持续极度贫穷，尽管现代世界从人均和总量

而言已日益富裕。但生产问题可能使贫穷加剧，这部分是由于食品求过于供可能

推高食品价格，这会使许多家庭因收入有限而更加拮据。此外，由于许多人以食

品生产或受雇于食品生产或加工活动为生，生产失灵会导致收入和包括食品权利

在内的权利紧张。  

分区域考察当今世界饥饿问题。亚洲仍有许多饥饿人口，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的主要问题并非源于或者主要源于食品生产困境。确实，亚洲人均食品产量持续增

长，从粮农组织统计数据看，即使在 2011 年，亚洲人均食品产量也比五年前增长

了 15%。如果亚洲存在许多饥饿人口，事实上仅印度饥饿人口的绝对值就是全球最

高的，那么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查找原因，也就是说，主要原因并不是食品生产。 

欧洲和美洲人均食品产量尽管增长并不迅速，但当地收入水平（除拉丁美洲

的某些例外情况以外）足够让多数人买得起食品，从而至少避免严重饥饿。  

另外，与亚洲相比，非洲既不十分富裕，也没有经历人均食品占有量的稳步

增长。非洲 2011 年人均食品产量仅比 2004－2006 年的平均值高 4%，事实上比

2010 年还低 2%。分析非洲饥饿持续存在的原因时，很难不将食品生产停滞作为

一项重要原因。因此，更加重视提高非洲粮食产量的政策举措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近期由首相戴维·卡梅伦等人牵头发起的“粮食安全和营养新联

盟”已经找到了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这确实值得庆贺。但非洲饥饿存在的原因

不止有其一或其二，可能还有其三，因为要解决非洲饥饿问题，除当地粮食生产

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分配的大问题，无论通过何

种方式，仅扩大粮食产量可能不会让我们在消除非洲持续贫穷和匮乏的路上走多

远，持续贫穷和匮乏与饥饿和食物不足常常相伴而生。 

第二，提高粮食产量的不同方式对一国潜在饥饿人口的效果并非完全相似。

如果完全关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而不考虑过程中相关的收入和就业要素，那么

对解决因权利缺失导致的饥饿问题将收效甚微，相比之下，如果采取经济方式，

关注权利创造并同时追求扩大农业和粮食产量的一般性目标将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非洲也必须考虑更加多元化、更少脆弱性的产出方式的优点。经济多

元化是实现非洲长期经济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这确实要求破除对非洲快速工

业化简单说“不”的常规。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可以购买食品，即使其收

入来自于产业或者食品来自其他地方。工业化计划涉及组织和技能形成等大问题，

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非洲人民不能像世界所有其他人民一样成功实现工业化。

恐怕，以此为信条无异于新型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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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经济社会转型结束非洲饥饿的任务包括重视解决军事和民事冲突，

扩大民主治理，发展市场体制。公共政策的职能也应包括扩大医疗、家庭规划设

施、基础教育（特别是女性）以及社会保障。所有这些可直接或间接推动实现安

全营养、优质医疗以及整个经济的更大成功，包括农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在对“新联盟”所采取方法的范围和针对性进行评估时，一些关键问题

浮出水面。针对非洲营养安全问题，我们确实需要超越其所采取的相对局限的方式。 

5 

另一个饥饿流行区域南亚呢？包括印度，尽管其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迅

速增加。印度在大英帝国统治时期饱受饥荒摧残，独立后便立即成功消除了饥荒。

对人们失去的权利进行再创造，如通过紧急就业项目，饥荒易于避免。拥有多党

制、公众言论自由以及未受审查报纸的民主印度采取了必要措施，将饥荒扼杀在

摇篮中。印度最后一次大饥荒发生于 1943 年，独立前四年。通过绿色革命，印度

粮食供应也跃上了新台阶。  

然而，防控饥荒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印度在消除摧残该国数以亿计人民生

命的持续、大范围饥饿方面并未取得类似成功。不仅某些特定区域严重饥饿持续

复发，而且整个印度大部分地区饥饿持续大范围蔓延。确实，印度在这方面表现

糟糕，甚至不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印度一般性营养不足（有时称作“蛋白－

能量营养不良症”）数字远远高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印度近一半儿童长期食

物不足，超过一半成年女性患有贫血。  

那么，印度应该做什么，确切地说是能够做什么？重视扩大正规就业机会

（不仅是紧急就业）并采取其他让人们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措施，这一点至关重

要。印度确实制定了使相当数目人口获益的补贴食品分配计划，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政府应进一步巩固、扩大，而非缩减该计划。与食品补贴相比，印度将更

多公共资金用于为有钱购买柴油汽车及其他新设备的人提供柴油补贴（少数人获

益），为现代燃气设备用户提供燃气补贴，为联网用户提供用电补贴甚至免费电。

应注意，三分之一印度人没有接入电网。  

此外，食物不足不仅是不利健康状况的起因，也可能是结果。为防止持续食

物不足，应重视医疗，特别是预防阻碍营养物吸收的流行病。因此，印度落后的

公共卫生设施是印度持续遭到大范围食物不足重创的直接原因。这里也包含更为

复杂的因果关系。近期医学研究发现了母亲食物不足的长期影响，这不仅会毁掉

母亲健康，也会给出生体重不足的儿童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因为这些儿童更易

感染儿童疾病，长大后也更易感染成年人疾病。确实，出生体重不足可极大增加

日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比率。  



 C 2013/INF/11 

 

8 

也有充分证据表明，缺少基础教育会导致食物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和

沟通至关重要，也因为获得工作和收入的能力受教育程度的制约。印度公共卫生

设施和公共教育资源缺乏在许多方面形成拖累，其一就是持续饥饿。鉴于印度实

行民主制，没有什么比针对剥夺起因和可能成功的公共干预措施进行头脑清醒的

公共讨论更重要了。尽管印度媒体基本自由，新闻业规模较大且充满活力（印度

人日报纸阅读量高于其他国家），但是有关饥饿流行及其补救措施的新闻和报道

出奇地有限。 

6 

最后，世界饥饿大范围流行要求我们对食品权利降低以及为包括儿童、女性

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消除并战胜饥饿的能力被限制的种种原因进行批判性分析。

应采取更为宽泛的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食品生产。尽管食品产量是影响人们营

养安全，避免饥饿一系列因素中的重要部分，但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  

这些不同因素同时发挥作用，要求我们不应仅孤立地关注其中之一。“一次

只做一件事”从来不是解决经济社会政策问题的好建议，在应对现代世界饥饿大

范围流行挑战时，它更具有误导性。我们需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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